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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骆派：黛玉焚稿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Dec  8 20:44:57 2002), 转信 

基本跟子弟书《露泪缘》差不多。 

我觉得后半段明显比白派要好得多。 

如果一味凑江阳辙，就不好听了，而且显得直白。 

下面转载自曲艺在线，有一些词句不对的，我修改过来了。错儿还真不少。 

黛玉焚稿    根据骆玉笙录音整理 

孟夏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佛诞繁华香火盛，名园富贵牡丹芳。 

梅雨怕粘新绣袜，踏花归去马蹄香。 

又谁知开到荼蘼花事了，玉楼人对景伤情，痛断了肠。（甩板） 

我表的是林黛玉回到了潇湘馆，一病恹恹不起床。 

药儿也不服、参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 

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长。 

有一时肠内如焚浑身热，有时节冷汗沾襟又怕凉。 

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病的个杏脸儿焦又黄。 

咳嗽不断的莺声儿哑，娇喘难停粉口儿张。 

嘴唇绽裂成了白纸，珠泪儿流干我的目渺茫。 

孽病儿哪堪连日的害，身躯儿怎经不时伤。 

她自知弱体儿支持不住， 

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甩板） 

暗想到自古红颜多薄命，谁似我伶仃孤苦我还甚堪伤。 

才离襁褓遭不幸，椿萱早丧弃了高堂。 

既无兄弟，也无有姊妹，只剩下孤身一人我还越发的悲伤。 

可怜我未出闺门一弱女，奔走了多少天涯道路长。 

到京中舅母家中留下住，常念道受恩深处我不可忘。 

虽然是骨肉至亲我的身有靠，究竟是在人的檐下气难扬。 

外祖母虽然疼爱我，细微曲折怎得周详。 

况老人家精神短少儿孙众，哪里敢恃宠撒娇象自已的娘。 

舅父舅母全都不管事，宾客相待也只平常。 

凤姐诸事想的到，也只是碍不过脸儿外面光。 

园中的姐妹谁相好，怕的是人多嘴杂惹饥荒。 

那些丫头婆子们更难打交道，饶是我那样的谦和反说我狂。 

自守身份才免人家轻慢，使碎了心机才保得安康。 

终日里随班唱喏胡厮混，还不知叶落归根在哪厢。 

直叫做在人的篱下下随人便，只落得自已酸甜自已尝。 

更有那表兄宝玉常亲近，我们二人从小同居在一房。 

耳鬓厮磨不离寸步，如影随行总是一双。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风流子， 

常言道易求无价宝，难得这有情的郎。（甩板） 

他和我年庚相仿大我一岁，就便是评才论貌也相当。 

口里口外不曾说破，暗中彼此各猜详。 

他也曾借古言今把衷肠露，他也曾参悟禅锋把哑谜藏。 

我几番变脸生嗔拿话堵，他还是悦色和容总照常。 

因此上我一点芳心在他的身上，我指望着地久共天长。（甩板） 

不料想病魔迷心失了本性，事到临头无有主张。 

在园中听了那傻大姐一席话，分明是一团火热化为了冰凉。 

可怜我几载幽情成逝水，一场痴梦付黄梁。 

欲待我亲口和他去质证，问问他为何负义昧天良。 

宝姐姐素日空说和我好，又谁知她是一个催命鬼，又是一个恶魔王。 

她如今鸳鸯夜入销金帐，我如今孤雁秋风落云阳。 

她如今名花并蒂栽瑶圃，我如今嫩蕊含苞萎道旁。 

她如今鱼水合同连比目，我如今珠泣鲛绡泪万行。 

她如今穿花蛱蝶随风舞，我如今霜寒露冷夜偏长。 

难为她自夸其德贤良女，苍天呐， 

却为何生生你是占了我的美鸳鸯，你把姐妹义气伤。（甩板） 

黛玉的病体堪堪重，紫鹃伺候甚殷勤。 

她明知心病须将心药治，又不敢明言怕她动嗔。 

一旁侍立低声劝，说姑娘啊！自从得病到如今， 

心神短少身躯瘦，这些日水米何曾到嘴唇。 

每日里愁眉泪眼哭不够，就是那铁石的人闻也伤心。 

您不信自拿镜子照着看，模样儿更比当初另是一个人。 

又不知那病根从何处起，必不是感冒风寒外面添。 

自家的心事谁能够知晓， 

问着他半句全无只是出神，活活的闷死个人。（甩板） 

黛玉说我并无有什么关心事，多应是年月逢灾恶煞临。 

我这病日深一日我哪里还望好，也只是听天由命过光阴。 

活在了世间无有趣味，倒不如眼中不见我的耳无闻。 

紫鹃说姑娘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您别要信口开阖屈死个人。 

老祖宗何等疼爱你，看你如同掌上的名珍。 

倘若是一差二错意外的事，却叫她白发高年怎样禁。 

一家哥嫂和姐妹，哪一个不为你张罗费尽心。 

更有那二爷宝玉着急的很，每日里请安问好的不离门。 

林黛玉闻听提起了宝玉，由得逗上心来把脸一沉。 

说紫鹃哪，这些个人儿休要你提起，谁是我知疼着热的亲。（甩板） 

紫鹃说，姑娘不必太执性，自已的身子值千斤。 

万事皆轻一身为重，姑娘啊，你原是读书识字人。 

黛玉说休要提起书和字，这种东西最误人。 

念了书，生出魔障，认了字儿便惹动情根。 

悔当初，不该从师学句读，念的什么唐诗，讲的什么汉文。 

想幼时诸子百家曾读过，诗词歌赋费尽心。 

倒不如一字不识庸庸女，她偏要凤冠霞帔做夫人。 

细思量还是不学的好，文章误我，我误青春。 

我不能玉堂金马登高第，又不能流水高山遇知音。 

女儿家笔迹怎较男儿健，倒惹的旁人启笑唇。 

倒不如将它消毁尽，把一片刻骨铭心化作尘。 

一卷诗稿桌案放，叫紫鹃取在了枕边存。 

勉强扎挣将身坐起，细细翻开墨迹新。 

一篇篇锦心绣口留遗恨，一字字怨柳愁花寄泪痕。 

曾记得柳絮填词夸俊逸，曾记得海棠起社斗清新。 

曾记得凹晶馆内题明月，曾记得 写溻 中谱素琴。 

曾记得怡红院里行新令，曾记得秋爽斋头论旧文。 

曾记得持鳌把酒重阳赋，曾记得吊古伤今五美吟。 

到如今奴身不久归黄土，它也该一律化灰尘。 

忙叫紫鹃诗帕取，见诗帕如见当初赠帕人。 

想此帕乃是宝玉随身带，赠与我珍重题诗暗写心。 

无穷的心事在二十八个字，围着字那斑斑点点俱是泪痕。 

到如今此帕依然人心变了，回思旧梦似浮云。 

叫紫鹃火炉之内多添炭，把诗稿诗帕一律焚。 

紫鹃说到可惜的很，黛玉说痴丫头怎知我的心。 

我把这聪明依旧还天地，烦恼回头我认本真。 

香奁佳句消除尽，不留下怨种愁根传流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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